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〈自序〉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〈自序〉
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
[bookmark: _Toc459962691]自序
（pp.a1-a5）
上圓下波法師 指導
學生 釋洞岸 重編[footnoteRef:1] [1: （1）本課程講義是以福嚴佛學院及壹同女眾佛學院之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講義（由開仁法師及圓波法師指導同學編製），以及「福嚴推廣教育班第26-31期，《初期大乘佛教》課程講義（長慈法師編輯）」為底本而改編。
（2）本章依真傳法師2011年11月29日所編之講義，以及「福嚴推廣教育班第26期課程講義」為底本重新校訂、增補。] 

2016/12/27

[bookmark: _Toc459962692]壹、問題的提出（p.a1）
大乘佛法的淵源[footnoteRef:2]，大乘初期的開展情形[footnoteRef:3]， 大乘是否佛說[footnoteRef:4]，[footnoteRef:5]在佛教發展史、思想史上，是一個互相關聯的，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！ [2:  案：本書第二至八章。]  [3:  案：本書第九至十四章。]  [4:  案：本書第十五章。]  [5: 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五章，第四節〈大乘是佛說〉，pp.1322-1328。
（2）另參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〈大乘是佛說論──民國三十二年冬覆僧愍等書〉，p.153；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一章，第一節，第三項〈東西淨土的對比觀察〉，p.787；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第三章，第二節〈深智大行的大乘〉，p.105；《印度佛教思想史》，第六章，第一節〈說一切有部〉，p.179。《華雨香雲》，一０〈哌㗘文集序〉，p.241。
（3）案：有關「大乘非佛說」之相關經論，可參見：伊藤義賢《大乘非佛說論の批判》真宗學寮發行，昭和29年11月。（作者曾贈書給印順法師，法師亦回函致謝。致謝函刊於《續大乘非佛說論の批判──大乘佛說論、淨土教佛說論》，昭和44年3月，寫真第7號，p.289。）] 

[bookmark: _Toc459962693]貳、尋求答案的進路（pp.a1-a2）
[bookmark: _Toc459962694]（壹）依其他語文聖典所作的現代研究之不足（p.a1）
這一問題，近代佛教的研究者，還在初步探究的階段。近代佛教學者不少，但費在巴利文、藏文、梵文聖典的心力太多了！
而這一問題，
巴利三藏所能提貢的幫助，是微不足道的。
梵文大乘經，保存下來的，雖說不少，然在數量眾多的大乘經中，也顯得殘闕不全。
藏文佛典，重於「祕密大乘佛教」；屬於「大乘佛教」的聖典，在西元七世紀以後，才開始陸續翻譯出來。這與現存的梵文大乘經一樣，在長期流傳中，受到後代思想的影響，都或多或少的有了些變化，不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實態。
[bookmark: _Toc459962695]（貳）以華文聖典為主而研究方能解答此問題（pp.a1-a2）
一、華文初期大乘經論為研究之主要依據（p.a1）
對於這一問題，華文的大乘聖典，從後漢支婁迦讖（Lokarakṣa）[footnoteRef:6]，到西晉竺法護（Dharmarakṣa）[footnoteRef:7]，在西元二、三世紀譯出的，數量不少的大乘經，是相當早的。 [6: （1）約西元178-189年，請參照 本書第一章，第二節〈初期大乘經〉，p.24。	
（2）Lancaster（1974: 287）指出，支婁迦讖為梵文或其他種印歐語之音譯。此外並提及此一音譯名的梵文還原有二說，一者為Bagchi所提出，為俗語（Prakrit）Lokachema的音譯，其梵文形式為 Lokakṣema；另一為南條文雄所提出的 Lokarakṣa。詳見：Lancaster, Lewis R.（1974）, “An Early Mahayana Sermon about the Body of the Buddha and the Making of Images.” Artibus Asiae 36.4: 287-291。]  [7:  約西元266-307年，請參照 本書第一章，第二節〈初期大乘經〉，p.24。	] 

再比對西元二、三世紀間，龍樹（Nāgārjuna）論所引述的大乘經，對「初期大乘」（約自西元前五○年，到西元二○○年）的多方面發展，成為當時的思想主流，是可以解答這一問題的主要依據。
二、華譯部派經律蘊含更多大乘佛法之淵源（p.a1）
而且，聲聞乘的經[footnoteRef:8]與律[footnoteRef:9]，華譯所傳，不是屬於一派的；在印度大陸傳出大乘的機運中，這些部派的經律，也更多的露出大乘佛法的端倪。 [8:  漢譯《阿含經》所屬部派：1、《雜阿含經》：說一切有部所傳。2、《中阿含經》：說一切有部所傳。3、《長阿含經》：法藏部所傳。4、《增一阿含經》：大眾部末派所傳。5、《別譯雜阿含經》：飲光部的誦本。（參見：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五章，第二節〈中、長、增一的不同適應〉，p.281。）]  [9:  漢譯所傳律典所屬部派：1、《四分律》：法藏部（曇無德部）。2、《五分律》：化地部（彌沙塞部）。3、《十誦律》：說一切有部（薩婆多部）。4、《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》：根本說一切有部。5、《摩訶僧祇律》：大眾部。6、《善見律毘婆沙》：銅鍱部的律釋。7、《解脫戒經》：飲光部。（參見：印順法師《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》，第二章，第二節〈律部〉pp.67-89）] 

三、小結（pp.a1-a2）
所以，惟有重視華（p.a2）文聖典，研究華文聖典，對於印度佛教史上，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，才能漸漸的明白出來！[footnoteRef:10] [10:  另參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五），五〈世界佛學與華譯聖典〉，p.55；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八〈華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〉，p.261。] 

[bookmark: _Toc459962696]參、寫作的動機（p.a2）
[bookmark: _Toc459962697]（壹）修正《印度之佛教》中之見解（p.a2）
民國三十一年，我在《印度之佛教》中，對這些問題，曾有過論述。[footnoteRef:11] [11:  請參閱印順法師，《印度之佛教》，第十一章〈大乘佛教導源〉，pp.179-198。] 

我的修學歷程，是從「三論」、「唯識」，進而研究到聲聞的「阿毘達磨」。那時，我是著重論典的，所以在《印度之佛教》中，以大乘三系來說明大乘佛教；以龍樹的「性空唯名論」，代表初期大乘。
然不久就理解到，在佛法中，不論是聲聞乘或大乘，都是先有經而後有論的。
經是應機的，以修行為主的。對種種經典，經過整理、抉擇、會通、解說，發展而成有系統的論義，論是以理解為主的。
我們依論義去讀經，可以得到通經的不少方便，然經典的傳出與發展，不是研究論義所能了解的。龍樹論義近於初期大乘經，然以龍樹論[footnoteRef:12]代表初期大乘經，卻是不妥當的。 [12: 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第一章，第二節，第二項〈初期大乘經部類〉，p.24：
龍樹《大智度論》、《十住毘婆沙論》所引的大乘經，今略加推考，以說明代表初期大乘的，西元三世紀初存在的大乘經。] 

[bookmark: _Toc459962698]（貳）完整說明從「佛法」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的主要因素（p.a2）
同時，從「佛法」而演進到「大乘佛法」的主要因素，在《印度之佛教》中，也沒有好好的說明。
[bookmark: _Toc459962699]（參）結（p.a2）
我發現了這些缺失，所以沒有再版流通，一直想重寫而有所修正。由於近十年來的衰病，寫作幾乎停頓，現在本書脫稿，雖不免疏略，總算完成了多年來未了的心願。
[bookmark: _Toc459962700]肆、概述大乘法門的傳出與開展（pp.a2-a5）
[bookmark: _Toc459962701]（壹）大乘從多方傳出而向共同目標展開（pp.a2-a3）
一、承繼《阿含經》以來的二類行人──重信與重慧（pp.a2-a3）
大乘──求成佛道的法門，從多方面傳出，而向共同的目標而展開。
從《阿含經》以來，佛弟子有了利根慧深的「法行人」，鈍根慧淺的「信行人」──二類，所以大乘興起，也有「信增上」與「智增上」的不同。
重信的[footnoteRef:13]，信十方佛（菩薩）及淨土，而有「懺罪法門」[footnoteRef:14]、「往生淨土法門」[footnoteRef:15]等。 [13:  請參照 本書第十五章，第二節，第二項〈阿蘭若菩薩與塔寺菩薩〉，pp.1290-1296。]  [14:  請參照 本書第十三章，第六節〈普賢行願〉，pp.1133-1139。]  [15:  請參照 本書第十一章〈淨土與念佛法門〉，pp.759-868；第十三章，第六節〈普賢行願〉，pp.1139-1144。] 

重智慧的[footnoteRef:16]，重於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，也就是「一切法本空」，「一切法本淨」，「一（p.a3）切法本來寂靜」的深悟。大乘不是聲聞乘那樣，出發於無常（苦），經無我而入涅槃寂靜，而是直入無生、寂靜的，如「般若法門」[footnoteRef:17]、「文殊師利法門」[footnoteRef:18]等。直觀一切法本不生（空、清淨、寂靜），所以「法法如涅槃」，奠定了大乘即世間而出世間，出世間而不離世間的根本原理。 [16:  請參照 本書第十五章，第二節，第二項〈阿蘭若菩薩與塔寺菩薩〉，pp.1296-1298。]  [17:  請參照 本書第十章〈般若法門〉，pp.591-758。]  [18:  請參照 本書第十二章〈文殊師利法門〉，pp.873-998。] 

重信與重慧的二大法門，在互相的影響中。[footnoteRef:19] [19:  請參照 本書第十五章，第二節，第二項〈阿蘭若菩薩與塔寺菩薩〉，pp.1297-1298。] 

二、大乘特有的悲增上行人（p.a3）
大乘是行菩薩道而成佛的，釋尊菩薩時代的大行，願在穢土成佛，利濟多苦的眾生，悲心深重，受到淨土佛菩薩的無邊讚歎！[footnoteRef:20] [20: （1）《大阿彌陀經》卷下〈51八端檢束分〉（大正12，338b16-c1）：
佛言：汝等當自端身，當自端心，耳目鼻口手足，皆當自端束檢中外，無隨嗜欲益作諸善。當布恩施德、不犯道禁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展轉復相教化，使彼為德立善，慈心正意齋戒清淨，如是一晝夜，勝於阿彌陀佛剎中為善百歲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剎中無修營為，物皆自有，人悉為善無毛髮之惡，於此修善十晝夜，勝於他方佛剎為善千歲。所以者何？他方佛剎悉皆為善，無造惡之所，故其福德亦皆自然。其次有世界，為善者多，為惡者少，亦有自然之物，不待修營。若此世界中，為惡極多，為善極少，不自修治物無自有，或轉相欺詒勞心苦形，如是匆務未嘗寧息，吾哀世人教誨切至，令超彼岸，永脫苦趣。
（2）參本書第十五章，第二節〈初期大乘的持宏者〉，pp.1289-1290；印順法師，《成佛之道》（增註本），第五章〈大乘不共法〉，pp.426-427。] 

重悲的行人，[footnoteRef:21]也在大乘佛教出現：願生人間的；願生穢土（及無佛法處）的；念念為眾生發心的；無量數劫在生死中，體悟無生而不願證實際的。 [21:  請參照 本書第十五章，第二節，第二項〈阿蘭若菩薩與塔寺菩薩〉，pp.1289-1290。] 

悲增上行，是大乘特有的。
三、結（p.a3）
不過初期大乘的一般傾向，重於理想的十方淨土，重於體悟；重悲的菩薩道，得不到充分的開展，而多表現於大菩薩的慈悲救濟。[footnoteRef:22] [22: 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五章，第二節〈初期大乘的持宏者〉，p.1290：
「大乘佛法」，重視菩薩的悲心，然在印度佛教界，不脫原始佛教以來，「信行人」，「法（重智的）行人」的兩大分類，所以大乘信行與智行的法門，得到充分的開展，而現實人間──「業因緣所生身」的悲增上行，不受重視。願生天上而有菩薩的「十王大業」，願遊行清淨佛國去成就眾生，使悲心離開了現實的人間。「大乘佛法」說大悲救濟，如《法華經》〈普門品〉，觀世音（Avalokiteśvara）菩薩能解脫一切眾生所受的苦惱。《華嚴經》〈入法界品〉，也說觀世音菩薩，「成就菩薩大悲行解脫門」。大菩薩的大悲救濟，是偉大的！但法身大士的隨類現身，隨感而應，類似神力的救濟。這是存在於信仰中的，不是印度人間菩薩的悲行。] 

[bookmark: _Toc459962702]（貳）從「佛法」發展到「大乘佛法」的動力──佛涅槃後對佛永恆的懷念（pp.a3-a4）
一、對佛永恆懷念的表現（pp.a3-a4）
從「佛法」而發展到「大乘佛法」[footnoteRef:23]，主要的動力，是「佛涅槃以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。 [23: 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二），〈方便之道〉，p.2：
一、「佛法」：釋尊為弟子說法，制戒，以悟入正法而實現生死的解脫為宗。弟子們繼承了釋尊的（經）法（dharma）與（戒）律（vinaya），修習宏傳。西元前三○○年前後，弟子們因戒律（與法）的見地不同而開始分派；其後一再分化，有十八部及更多部派的傳說。如現在流行於斯里蘭卡（Śrilaṅkā即錫蘭）等地區的佛教，就是其中的赤銅鍱部（Tāmraśāṭīya）。
二、「大乘佛法」：西元前一世紀，有稱為大方廣（mahāvaipulya）或大乘（mahāyāna）者興起，次第傳出數量眾多的教典；以發菩提心（因），修六度等菩薩行（道），圓成佛果為宗。這一時期，論義非常的發達；初期「佛法」的論義，也達到精嚴的階段。從西元二世紀起，到八世紀中（延續到一一世紀初），譯傳於我國的華文教典，就是以「大乘佛法」為主的。] 

佛弟子對佛的信敬與懷念，在事相上，發展為對佛的遺體、遺物、遺跡的崇敬；[footnoteRef:24]如舍利造塔等，種種莊嚴供養，使佛教界煥然一新。 [24:  請參照 本書第二章〈佛陀遺體‧遺物‧遺跡之崇敬〉。] 

在意識上，從真誠的仰信中，傳出了釋尊過去生中的大行[footnoteRef:25]──「譬喻」[footnoteRef:26]與「本生」[footnoteRef:27]，出世成佛說法的「因緣」[footnoteRef:28]。希有的佛功德，慈悲的菩薩大行，是部派佛教所共傳共信的。這些傳說，與現實人間的佛──釋尊，有些不協調，因而引出了理想的佛陀觀[footnoteRef:29]，現在十方有佛與十方淨土說，菩薩願生惡趣說。這都出於大眾部（Mahāsaṃghikāḥ），及分別說部（Vibhājya-vādināḥ），到達了大乘的邊緣。[footnoteRef:30] [25:  請參照 本書第三章〈本生‧譬喻‧因緣之流傳〉。 ]  [26: 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三章，第一節，第二項〈本事‧本生‧譬喻‧因緣〉，pp.115-117：
譬喻（avadāna）：是梵語阿波陀那的義譯，……原始意義，是「光輝的事跡」，……《大智度論》提到「菩薩譬喻」，這是與佛菩薩思想有關的。考銅鍱部所傳，《小部》有『譬喻』集，都是偈頌，分「佛譬喻」，「辟支佛譬喻」，「長老譬喻」，「長老尼譬喻」。「佛譬喻」為佛自說的，讚美諸佛國土的莊嚴；末後舉十波羅蜜多，也就是菩薩的大行。……「菩薩阿波陀那」，就是佛說往昔的菩薩因行部分，這是菩薩思想的重要淵源。]  [27: 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三章，第一節，第二項〈本事‧本生‧譬喻‧因緣〉，pp.114-115：
本生（jātaka）：從現在事說到過去事，又歸結到過去的某某，就是現在釋尊自己或弟子。「律部」所傳的本生，通於佛及弟子，或善或惡。……融攝印度的先賢盛德，引歸到出世的究竟解脫。也就因此，先賢的盛德──世間的善業，成為佛過去生中的因行，菩薩道就由此而引發出來。]  [28: 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三章，第一節，第二項〈本事‧本生‧譬喻‧因緣〉，pp.117-118：
因緣（nidāna）：……南傳《小部》的『本生』，前有「因緣」，分「遠因緣」、「次遠因緣」、「近因緣」。從然燈佛時受記說起，到成佛，轉法輪，回祖國化度，成立祇園止。在祇園說『本生』，所以這是本生的「因緣」。律中的「因緣」，與「本生因緣」，都是佛的傳記。在佛傳中，發現佛陀超越世間的偉大。]  [29:  請參照 本書第三章〈本生‧譬喻‧因緣之流傳〉。]  [30:  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五，五〈從經論的集出看大乘〉，p.180：
我以為大乘思想的胚胎，在分裂前已經存在。吠舍離結集，促成二部的分裂。分別說系重《長含》，大眾系重《增一阿含》，這豈是無所謂的！從此，初期佛教的聖典，已達到凝固的階段。] 

從懷念佛而來的十方佛（菩薩），淨土（p.a4），菩薩大行，充滿了信仰與理想的特性，成為大乘法門所不可缺的內容。
二、對佛永恆懷念的開顯（p.a4）
「大乘佛法」，是從「對佛的永恆懷念」而開顯出來的。
（一）重信的菩薩行（p.a4）
於十方佛前懺悔，發願往生他方淨土的重信菩薩行，明顯的與此相關。
（二）重悲願的菩薩行（p.a4）
悲願行菩薩，願在生死中悲濟眾生，及大菩薩的示現，也是由此而引發的。
（三）重慧的菩薩行（p.a4）
直體「一切法本不生」的重慧菩薩行，也有密切的關係。「空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願」、「無起」、「無生」、「無所有」、「遠離」、「清淨」、「寂靜」等，依《般若經》說，都是涅槃的增語。[footnoteRef:31] [31: 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章，第六節〈般若法義略論〉，p.718：
在說明「下品般若」時，曾經指出：般若表示自證的內容，是稱為「法相」（唐譯「法性」）、「如」、「實際」（應該還有「法性」。唐譯「法界」）的，而這就是涅槃。以「空」、「無相」、「無作」來表示涅槃，於是空義日漸發展起來。「離」（遠離）、「滅」（寂靜、寂滅）、「淨」（無染）、「無所有」、「無生」，本來都是原始佛教固有的術語，用來表示涅槃的。「下品般若」將這些術語，與「空、無相、無作（無願）」結合起來，如《小品般若波羅蜜經》卷七（大正八‧五六六上）說：「甚深相者，即是空義，即是無相、無作、無起（唐譯或作「無造作」）、無生、無滅、無所有、無染、寂滅、遠離、涅槃義。」
依「唐譯本」，末後一句，是「種種增語，皆顯涅槃為甚深義」：可見「空、無相」等，都是表顯涅槃深義的。
（2）《雜阿毘曇心論》卷9〈9 雜品〉（大正28，946a3-6）：
問：有幾種觸？
答：增語(以多名故說增語)及有對，明、無明處中，所謂得果者，是則雙道事。] 

涅槃是超越於「有」、「無」，不落名相，不是世俗「名言」所可以表詮的。「空」與「寂靜」等，也只烘雲托月式的，從遮遣來暗示。
釋尊入涅槃後，不再濟度眾生了，這在「對佛所有的永恆懷念」中，一般人是不能滿足的。
重慧的菩薩行，與十方佛、淨土等思想相呼應，開展出「一切法本不生」的體悟。「一切法本不生」，也就是「一切法本來寂靜」，涅槃不離一切法，一切法如涅槃，然後超越有、無，不落名相的涅槃，無礙於生死世間的濟度。
三、結要（p.4）
所以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，為通曉從「佛法」而「大乘佛法」的總線索。
[bookmark: _Toc459962703]（參）「念佛、見佛」從原始佛教到演化為秘密大乘的轉變（pp.a4-a5）
一、初期大乘重信與重慧的念佛、見佛（p.a4）
由於「對佛的懷念」，所以「念佛」、「見佛」，為初期大乘經所重視的問題。[footnoteRef:32] [32:  印順法師，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，第十一章，第三節，第二項〈念佛法門的發展〉，p.854：
念佛（buddhānusmṛti），是「六念」之一。《雜阿含經》的「如來記說」，從念佛而組合為「三念」、「四念」、「六念」；《增壹阿含經》更增列為「十念」。然適應「信行人」，及「佛涅槃後，佛弟子心中的永恆懷念」而特別發展的，是念佛法門。] 

重慧的菩薩行，「無所念名為念佛」，「觀佛如視虛空」，是勝義的真實觀。
重信的菩薩行，觀佛的色身相好，見佛現前而理解為「唯心所現」，是世俗的勝解觀（或稱「假想觀」）。[footnoteRef:33] [33:  請參照 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第一章，十〈勝解觀與真實觀〉。] 

這二大流，初期大乘經中，有的已互相融攝了。
二、從重於「觀佛色身」而轉為觀「我即是佛」（pp.a4-a5）
西元一世紀起，佛像大大的流行起來；觀佛（或佛像）的色身相好（p.a5），也日漸流行。
「唯心所現」；（色身相好的）佛入自身，經「佛在我中，我在佛中」，而到達「我即是佛」。這對於後期大乘的「唯心」說，「如來藏」說；「祕密大乘佛教」的「天慢」，給以最重要的影響！
佛法越來越通俗，從「觀佛」、「觀菩薩」，再觀（稱為「佛教令輪身」的）夜叉等金剛；「天慢」──我即是夜叉等天，與「我即是佛」，在意義上，是沒有多大差別的。[footnoteRef:34] [34: 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四，二〈密秘教之傳布〉，pp.144-145：
瑜伽部即五方五佛說而開為五部──如來、寶、蓮華、業、金剛。其曼陀羅依月輪心中五智成五佛，一一出三輪身。即以大日（中）、不動（東）、寶生（南）、彌陀（西）、不空（北）──五佛為自性輪身。普賢、文殊、虛空藏、觀自在、金剛業──五菩薩為正法輪身。不動金剛、降三世、軍荼利、六足（即閻摩德迦）、大夜叉金剛──五大明王為教令輪身。
（2） 請參照 印順法師，《華雨集》（三），六〈修定──修心與唯心‧秘密乘〉，pp.138-220。] 

三、結要（p.a5）
所以，「原始佛教」經「部派佛教」而開展為「大乘佛教」，「初期大乘」經「後期大乘」而演化為「祕密大乘佛教」，推動的主力，正是「佛涅槃以後，佛弟子對佛的永恆懷念」。
[bookmark: _GoBack]在大乘興起聲中，佛像流行，念佛的著重於佛的色身相好，這才超情的念佛觀，漸漸的類似世俗的念天，終於修風、修脈、修明點，著重於天色身的修驗。這些，不在本書討論之內；衰老的我，不可能對這些再作論究，只能點到為止，為佛教思想發展史的研究者，提貢一主要的線索。
[bookmark: _Toc459962704]伍、結──致謝（p.a5）
本書的寫作時間，由於時作時輟，長達五年，未免太久了！心如代為校閱書中所有的引證──文字與出處，是否誤失；藍吉富居士，邀集同學──洪啟嵩、溫金柯、黃俊威、黃啟霖，為本書作「索引」；性瀅、心如、依道、慧潤，代為負起洽商付印及校對的責任。本書能提早出版，應該向他們表示我的謝意！近三年來，有馬來亞繼淨法師，香港本幻法師；及臺灣黃陳宏德、許林環，菲律賓李賢志，香港梁果福、陳兆恩、胡時基、胡時昇諸居士的樂施刊印費。願以此功德，迴向於菩提！中華民國六十九年，七月二十七日，印順序於臺中華雨精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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